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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以往的研究大都是基于能力既存的假设前提，进而分析其对企

业的作用，很少关注能力是如何演化和发展的。能力演化的本质是企业的一种知识活动，而其核心在于组

织学习。在组织学习的过程中，新知识会通过选择、复制和保留等流程进入企业的知识集合中，并对部分

不适应企业发展的知识进行替代，进而实现对企业知识结构的调整，最终实现能力的自主更新发展。 

关键词：组织学习；能力；演化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0)15–0106–05

0 引言 

企业作为一种具有自主行为的经济组织，在动态环境

中会产生一种自我适应的行为，以实现组织有机体的自我

更新发展。在传统的战略管理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环境

的适应性，认为企业能够随着环境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战略

和能力［1］。虽然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但是在

动态环境中企业必须持续地改变其能力，否则就会被市场

所淘汰［2］。Teece et al［3］提出动态能力的观点，认为企业

可以在动态能力的作用下进行自我调整，从而适应环境变

化。Winter 进一步指出，这种环境适应性是通过动态能力

对运营能力的作用而得以实现的。但是，Helfat & Peteraf［4］

的研究指出，动态能力和运营能力均属于企业能力的范畴，

其发展符合能力生命周期理论。这就引导我们去进行更深

入的思考，企业能力到底是如何进行发展和演化来适应变

化的外部环境，又是什么机制引导着企业进行着这样的活

动？然而，目前对于能力理论的研究大都是在能力既存的

假设前提下，分析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对于能力演化的

研究不多，尤其是对其中的内在机理还很少涉及［5-8］。为

了弥补这种缺陷，本文基于以往的能力理论研究基础，从

组织学习的视角来探讨企业能力演化的内在机理。 

1 相关理论回顾 

关于企业能力的观点众多，对能力的定义目前仍然未

能达成共识。有些学者从功能的角度来界定能力，认为企

业能力是对资源进行加工作用的能力［9,10］。但是这些研究

出现了同义反复的问题，仍然没有弄清能力的本源(Origin)，

也很少认识到需要对能力本源进行解释［11,12］。基于此考虑，

部分学者试图用惯例(Routine)来界定能力，认为能力是形

成特定产出的一种或多种惯例、过程或活动［13,14］。但是惯

例本身也包含着企业能够完成某种活动的知识［15］，它通过

和资源的交互作用而嵌入组织情境中［16］，这就将能力本源

指向了知识。基于能力的知识本源，本文认同 Kusunoki et al

对能力的界定：能力来自于知识的动态交互作用，是企业

内部创造和积累的不同类型知识的集合［17］。 

企业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有

机体［18］，而构成该有机体的基础是企业内部长期积累的能

力［13,19］。在不确定的动态环境下，为了适应外界环境变化

和企业战略的调整，企业更需要增强相应的能力来适应外

界环境变化［20］。随着知识更替速度的加快，必然存在原有

知识集合中的部分知识可能不再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而导

致能力衰退，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培养出新的能力以保持企

业的持续竞争优势。这种活动的本质是企业获得新的知识，

并融入到知识集合中，进而对原有知识集合实现替代，增

强和重构新的功能属性。这种现象符合演化理论分析的原

理，因而，学者们开始引入演化思想来进行相关分析。 

Zollo & Winter［11］提出能力的基础是知识演化循环，

并认为知识会通过产生变异、内部选择、复制和保留的循

环过程来促进动态能力的演化。董俊武［21］等则分析了能力

的知识构成，构建了基于组织知识的动态能力演化模型，

认为在演化的过程中，组织会不断从组织外部吸取知识，

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组织自身也不断产生新的知

识。这些研究均认为，能力演化是组织通过吐故纳新对企

业的知识组合进行优化的过程，但是他们对这种知识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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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机理并没有进行细致分析。Bontis et al［22］指出，在个体、

团队和组织层次都存在隶属于该层面的知识存量，不同层次

的知识存量会在组织学习的作用下，通过跨层次知识流动来

实现对知识存量的调整。于是，一些学者［23］开始借助于组

织学习的工具来分析能力问题。Kale & Singh针对联盟能力

的构建活动进行了分析，认为组织学习可以促进能力发展，

并就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内学者焦豪［24］等也对组织学习

和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组织学习对动

态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其研究中已经考虑到组织学习对企业

能力发展的影响作用，但更多的是强调组织学习与能力之间

的因果关系，而对于这种活动的内在微观机理并没有进行探

讨。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2 组织学习的动态过程 

Argyris 和 Schon［25］将组织学习定义为组织变革的一种

过程，在此过程中组织进行知识的创造、获取和转移。Senge
［2］则强调指出，组织学习是管理者寻求提高组织成员理解和

管理组织及其环境的能力和动态水平，从而使其能够不断

提高织效率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组织学习更多地

被视为一种行动的过程，用来叙述组织变革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特殊行动。作为一个长期过程，组织学习必然存在时

间维度，即在对知识作用的过程中必然经历多个阶段。 

Huber［27］基于信息和知识管理，认为组织学习过程包括

知识获得、信息分配、信息解读和组织记忆 4个阶段。Nevis 

et al［28］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正，提出组织学习过程的 3个阶

段是知识获取、知识共享和知识运用。张钢和许庆瑞［29］认

为，组织学习可以视为一个带有控制反馈机制的、不断修正

错误的过程，它是以知识共享为中心的活动。Figueiredo［30］

通过对组织学习过程进行分解，认为存在外部知识获得、内

部知识获得、知识社会化和知识编码化 4个学习过程。Kale & 

Singh［23］认为，组织学习过程包括阐述、编码、分享和内部

化 4个阶段。以往的研究都表明，组织学习是在实现对企业

知识处理的过程中实现的，其目的是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

学习来实现组织记忆(Organizational Memory)的获得、更新，

进而为组织活动提供导向。综合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组织

学习是一个具有反馈机制的动态过程，主要包括获取、共享

和用 3个环节。因此，本文中组织学习过程被界定为企业通

过知识的获取、共享和用来完成知识处理活动，并具有反馈

机制的动态过程。 

2.1 知识获取 

由于企业知识存量的缺口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企

业必须尽可能地获取新的知识，以弥补现有知识存量的不

足或者退化。对于新知识的获取存在两种途径，即内部挖

掘和外部获取。对于内部知识挖掘是通过进一步开发企业

员工的创造力，使其在面对问题解决时产生新的思想火花

来满足企业的知识需求。对外部知识的获取一般是通过对

外部环境监测来获取公开信息，标杆对比学习，合作和兼

并的战略途径等方式来实现。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外部

知识的识别，即如何在现有知识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知识是

企业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2.2 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是通过员工彼此之间相互交流、分享知识，

使知识在组织内传递。它是扩大知识容量的一条重要途径。

Ipe［31］通过对企业知识共享管理模式的研究，强调指出组

织内个体间知识共享对企业成功具有重要作用，认为知识

的特性、知识共享的动机和机会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之间

知识共享的效率。通过知识共享可以有效地克服知识沟通

障碍，进而实现知识在组织内扩散。 

2.3 知识应用 

在企业获取相应的新知识并在组织活动中进行扩散的

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新旧知识间的融合问题。由于惯性的作

用，组织可能存在对新知识的抵触和排斥，导致新知识不仅

不能促进企业发展，反而会削弱企业的实力。要解决融合过

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必须在组织内实现新知识的应用，使组

织内的相关主体认识到新知识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和潜

在价值。此外，知识的功能在于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只

有加速知识应用才能实现此功能。因此，在新知识应用的过

程中，不仅可以实现价值创造，而且还可以起到验证作用，

最终使新知识成为组织知识存量中的一部分。 

3 企业能力的演化分析 

从能力的角度来看，企业成长可以看成由不同阶段的

不同能力所推动的发展过程。不同阶段的交替过程是动态

能力的形成过程，因此，对于企业能力的研究应该从动态

演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变化的环境中，企业无论是主动

的还是被动的，都必须考虑如何和环境实现协同演化，因

此，对能力演化的研究是企业战略的重点。 

Nelson & Winter［32］利用演化理论对企业的运营活动进

行了分析，认为企业在任何时候都拥有各式各样的能力、

程序和决策规则，它们决定在外部情况既定时企业应该做

什么。企业的外部环境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要使能

力在变动的环境中能对企业发展具有推动性，这就需要企

业不断地调整能力以实现自我更新发展。因此，企业能力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演变。Teece et al［3］也认为，能力本质是

在嵌入一个组织的过程中，企业能够在任何时间点发展竞

争优势，并在其所采纳的演化路径中形成显著的企业资产。  

在能力的知识集合中，部分知识可能是企业在整个发

展过程中都不可或缺的，而部分知识可能仅仅存在于某个

发展阶段，但是当企业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后，这些知识

对企业的贡献将逐渐减弱。能力演化机制主要基于对企业

可控知识的利用，通过变异、选择、复制和保留［11］，将变

异的新知识进行组织内的选择，并应用在组织活动中，进

而实现对原有知识的补充、增强和替代，最终在组织层面

上形成一个新的知识集合，完成能力的内在知识结构重构

活动，最终实现能力演化。从动态的演化角度来看企业能

力的演变过程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可以发现企业是通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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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适应和自身变革来使能力具有自我调整的功能，它是通

过不断的学习、积累和进化来发展新能力和剔除旧能力，

最后实现能力的更新［33］。 

4 组织学习推动下的企业能力演化 

组织学习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可以

帮助组织搜寻新知识，使企业通过外部获取或内部挖掘来

获得企业所需的新知识，并将其运用到企业实践中。在此

过程中，企业的知识基础发生解构、更新、优化和重构，

从而使资源以一种新的形态来形成竞争优势源泉［34］。

Nonaka & Takeuchi［35］指出，通过组织学习可以进行知识的

转移和应用，从而使企业在整体上获得新知识。这种新知

识更多的是对企业原有知识集合的更新来改变知识的结

构，从而实现知识集合新的功能属性，保证企业不断以新

的能力来支撑发展。每个阶段竞争优势的延续最终形成了

持续竞争优势。因此，在企业能力的演化过程中，组织学

习始终处于核心地位，通过其主导下的知识活动完成企业

能力的演化。为了更好地解析其中的内在机理，笔者构建

了一个分析框架以阐述组织学习对能力演化的推动作用(见

图 1)。同时，根据 Zollo & Winter的分析，将演化机制分为

变异、选择、复制和保留 4个阶段。 

 
图 1 组织学习推动下的知识演化循环 

4.1 变异 

变异是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的出现［36］。出于问题解

决(Problem–solving)的需要，往往会在原有知识基础上产

生新的知识。它是对原有知识基础进行解构、重构而实现

知识的新应用。尤其是在外界动态环境的压力下，企业需

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和突破。同时，由于企业内部知识存量

的不足，企业外部存在的互补知识相对于企业原有知识基

础来说也是一种新知识。虽然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众多的新思维、新概念，但并非每种新知识都能适

用于组织活动，因此，组织必须谨慎地处理新知识才能促

进其发展。 

4.2 选择 

虽然在问题解决活动中会存在多种新知识，但并非所

有的新知识都能留存下来，它们还面临内部选择的压力。

Nonaka［37］认为，对于新产生的知识必须评价其增强现存知

识或形成新知识机会的潜在有效性。选择是对各种新变异

知识进行筛选，选择相对适应企业发展的知识。这类似于

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过程，选择和鼓励进步的、适合环境

的变异，淘汰落后的、不适于环境的变异。由变异产生的

新知识可能会在未来对企业发展有所影响，但是新知识应

用的成本和风险有多大，影响程度多大，是否能支撑企业

发展，这些对企业而言都是未知的。因此，可行的解决方

法就是通过逐渐加深认知和理解，选择合适的量化指标来

建立选择机制以选择合适的变异知识。 

4.3 复制 

复制是对基于“变异、选择和保留”的传统演化模型的

一个补充［11］，一方面可以使新知识进入所需要的新时空环

境中，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新知识在随后的活动中不断地被

修正。它可以通过在知识碰撞中不断地修正变异知识来满

足需求，并使修正后的知识在组织活动中得到进一步扩散

和传播，进而实现新知识与现存知识的融合来满足知识活

动的需要［35］。通过这种活动，不仅可以使新知识得到组织

内众多部门的认识，而且可以完成对新知识的适应过程。 

4.4 保留 

保留是使新知识得以留存来促进企业发展，它是通过对

知识的重复性使用实现的［11］。Gaarud & Nayyar［38］也指出，

企业如果要激活知识存量，就必须不断地应用所获取的新知

识。通过新知识在组织活动中的重复性使用，使其能更深地

嵌入到组织的记忆结构中，进而在知识内化的过程中成为组

织的专属知识［35］。通过知识保留活动可以实现对知识进一

步的认识、加工、整合和应用，进而完成知识固化。 

能力的基础是知识，而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说都面临着

知识缺口。为了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企业会采取相应的

方法、措施来调整企业内部的知识结构，而组织学习则是

一种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任何新知识相对于原有的知识

集合而言都是一种变异，它既可能来自于企业内部，也可

能来自于企业外部。在目前知识经济社会中，企业面对大

量的知识和信息而使企业不知所措。对企业而言，首先是

要做到“知己”，即对企业原有知识基础和特有资产必须有

所了解；其次是做到“知彼”，对外部存在的知识也需要有

所了解，如此才能通过学习来获得新知识。March［39］从对

新知识的探索和已有知识的利用的角度提出了组织的探索

式与利用式两种学习方式。探索式学习包括搜寻、变异、

承担风险、试验、尝试、灵活性、发现、创造等活动，而

利用式学习则包括提炼、选择、生产、效率与执行等活动。

探索式学习是通过获取外部知识来增加企业知识存量。利

用式学习则是增强对企业内部知识的利用，实现企业新知

识的产生和配置。Cohen & Levinthal［40］也提出，可以通过

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知识并加以编码化来实现知识在企业组

织内部的存储和应用。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是为组织获

得新产生的变异知识以满足企业对于新知识的需求。 

虽然通过获取的方式可以从企业内外部获得大量的新

知识，但只有经过了选择机制后的知识才能进入到组织活

动中。知识的共享活动可以使新知识融入组织活动过程之

中。新知识经过编码、流动和解码的流程，可以实现知识

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这种知识活动既可能存在于个体之

间，也可以存在于个体与组织之间。在知识共享中，相关

主体可以迅速地掌握到新知识，同时将这种新知识同原有

知识进行结合而产生创新。但是在前阶段的组织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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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既可能从内部获得新知识，也可能从外部获得新知识，

因此，在共享活动中必须注意知识融合问题。对于内部新

知识而言，由于源于组织内其认知度较高，在共享过程中

主要受到组织文化、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而企业外部

知识存在于企业外部，一般是企业所缺失的，在共享过程

中主要受到企业对外界知识接受程度的影响。通过知识共

享的交互作用最终可以实现对新知识的统一认知，为这种

知识在组织内的全面传播和扩散奠定基础。 

通过共享活动后企业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增量，但这

并不意味着企业能获得成功，还需完成对新知识的保留，

即在企业内部获得新知识的接受和运用。知识的价值在于

能在实践活动中进行重复使用来进行价值创造［41］。新知识

经过复制后会在组织活动中得到进一步的扩散，并在这个

过程中完成组织专属知识的内部化，进而重新构建知识集

合来使新知识保留下来。但对于知识的运用过程并不可能

是完全顺利的，还可能出现各种的问题，尤其是在个体运

用新知识的过程中，会针对性地提出对新知识的改进和修

正。这种意见会通过反馈机制的作用反馈到组织学习的起

始点，进而指导组织搜寻、获取新的知识。同时，在新知

识应用过程中，也会逐渐地淘汰不适应企业需要的旧知识。

这也会间接地要求企业不断地通过组织学习为企业补充新

知识。在此动态过程中，企业通过对知识结构的调整实现

企业能力的演化。 

5 结语 

能力作为一种知识集合，其演化的本质在于根据外部

环境来对其内在的知识集合进行调整。而组织学习是进行

知识处理的一种有效途径，可以对组织知识存量基础的持

续创新进行调整。组织学习在获取、共享和应用知识的过

程中，变异的新知识不断通过选择、复制和保留的流程而

进入到企业的知识集合中，促使部分不适应企业发展的知

识被替代，进而完成对知识结构的调整以实现能力自主更

新，这也为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供了保障。对企业的

管理实践而言，必须注重内部知识的累积性学习和外部新

知识的获取，并在企业内部创建能促进知识共享的组织情

境，以加强组织内的知识活动；同时还需要通过整合、制

度化等管理实现知识的保留。企业只有加强能力的培养和

更新，才能获得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基础，为动态环境

中的竞争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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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pability is the important resource of firm competitive advantages. Most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firm capability 

a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capability exists, and researches how capability affects firms. Yet few researches focus on 

how capabilities change and develop. In essential, capabilities’ evolution is a kind of knowledge activities, and the core of 

this activity i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New variation knowledge flows into firm’s knowledge aggregation through selection, 

replication, and re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 new knowledge will substitute some old knowledge 

which can meet firm’s need, and then the knowledge construct adjusts. Finally, the firm can achieve its capabilities’ self–renew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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